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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丛报》（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是由近代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第
一份英文月刊，创办于１８３２年５月，停办于１８５１年１２月，一共出版２０卷，２３２期。《中国丛报》的出版，正处于中
国历史上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前后的２０年，该刊主要面向西方社会公众详细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有关中
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具有特别重要的汉学文献价值。该刊前两卷并无有关

中国语言文字的论述，到第三卷（１８３４年５月）才第一次刊发了有关中国语言的一篇长篇论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
中国语言的原始性、广泛性和各种方言的特点和价值，以及欧美人对中国语言的学习和研究的历史，并且论及西方

人学习汉语的必要性。站在国际汉语教育与汉语国际传播的视角，早期汉学英文期刊中的许多有关汉语的文章对

了解西方汉学界汉语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汉语特点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已发表的一些论著对此偶

有涉及，间有引用。本刊特此约请厦门大学方环海教授的课题组将有关论文译出，以飨学界。本刊也特别欢迎学

界同仁惠赐有关译文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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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的特性

（一）汉语的原始性

原始性是汉语一大特点。汉语的起源，如同华夏先民，都消失在早期的洪荒时代。汉语就其形

式和结构而言，与世界上其他语言并无多少相似及相关之处，绝对无可比拟。希伯来语仅存于《圣

经》的神谕中，它早已不再是一种口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语言在书面语中几近完美，然而其流传

至今，使用者的口语已经和本初的书面语大相径庭。梵文，虽然作为一个民族的语言，也依然难逃

此劫，而阿拉伯语一直无足轻重，直到穆罕默德运用武力侵略将其带出阿拉伯［１］。要论世界上语

言的古老性，除了希伯来语，汉语恐怕无与伦比。在人类语言分化时期，汉语好像突然出现，然后与

人类其他语言分道扬镳，独立发展。随着时间流逝，时代更迭，世界日新月异，新的族群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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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语言也不断产生，然而在这些变化中，汉语言却变化甚微。自从我们认识汉语开始，其书面语

几乎保持不变，与今日中国这个大帝国的日常用语相比，早期汉语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几乎没有什

么变化。

（二）汉语的广泛性

如果审视一下汉语使用的广泛性，我们就能正确认识汉语的本质及其重要性。汉语不仅为中

国这个大帝国的３．６亿人所使用，并且在邻国和藩属国也得到广泛使用，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比
如，在琉球许多人可以熟练地读写汉语；在朝鲜，很多人研习中国经典以模仿天朝人民的举止、风

俗、法制为自豪，这对朝鲜民族性格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在其国家文件、书籍以及上流社会的通信

中，均使用汉语；在东京和越南南部地区，汉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在那里，无论哪个阶层，学会

汉语是必不可少的，似乎汉语成了部分地区唯一的交际语言；在柬埔寨、泰国、老挝及印度群岛的诸

岛上，有数以千计的原住民，主要是中国移民，说着同样的语言。根据我们的调查，包括所有这些国

家的人民在内，比较保守的估计，说汉语的人约为四亿，说汉语的国家数比欧洲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三）汉语官话的稳定性与方言的多样性

汉语的使用历史悠久，分布地域很广，其自身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就目前来看不同地方的汉

语也很不相同，对此具体情形将在我们的另一篇论文中进行说明，在文中我们将论证汉语的演进过

程，并展示其古今形式变化的一些语例。汉语在初期和早期经历了很多变化，特别是随着时间和地

点的变化，汉语的发音差异很大。尽管中国境内有官方的标准，但仍存在大量的方言，并各有其影

响范围。不过，这些为人们所使用的方言，被限制在一定的比较狭窄的范围以内，并且对汉语本体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从这两个事实可见，如果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及其教育系统，那么汉语主体的持

久稳定性与方言的多样性就很容易理解。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经常分裂成许多小国，互相

敌对，离得较远的小国无法进行自由交流，在这些地方出现并建立方言，因此形成了多种方言。另

一方面，中国渴望入仕为官者需熟读经典，并且掌握一些在朝庭和各级官府文书中盛行的文体和语

音知识，因此官话比较稳定与持久。造成汉语方言差异如此之大、数量如此之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汉语本身缺乏字母系统支撑，因此无法根据其方块字的书写判断其读音。外国的某种方法，如

印度佛教徒所用两个已知汉字来展示第三个汉字读音［２］，中国人几乎是不用的，每个小孩以及所

有那些在汉语学习中取得很大进步的人，他们的汉字发音也大多是从教书先生那学来的。

我们所讲的中国方言之间的差异不同于印度语言之间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方言不同于中

国通用的官方语言，但是一般差异并不大。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国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关注其发

音方面的差异，还有的差异则是由于对字的选择和句子结构造成的。诚然，在许多情况下，一种方

言的特征在于其发音，而在中国北方，纯粹中国人广泛使用的通常称为官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

些地方就不存在本地方言，比如在北方的中蒙边界，鞑靼人的语言由于满人的统治而发生的变化是

很明显的。由此可知，在中国的边界地区，类似的语言影响必将时有发生，比如在江南地区，当地方

言和官话差异明显；福建和其东部地区，其方言和官话的差异更是惊人，只学习过官话的人，是不能

理解福建方言的；中国西南部的语言与官话偏离度较小，这些地方的城市方言与中国官方通用语言

相似，一个懂官话的人只要稍加注意谈话的话题就可以理解所说的内容；在越南、朝鲜、日本等用汉

字的地方，其方言与官话的差异甚至比福建方言与中国官话的差异还大。

二、西方人对汉语特点的初步认识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汉语和汉字被如此多的人口使用，分布地域如此之广，这一定会吸引有进

取心之人的注意。迄今外国人忽视汉语太久了，即使从商业角度来看，也会觉得汉语太难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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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汉语根本没有学习的价值，不过中国人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在一些现代人看来，汉语与古希腊

古罗马的语言一样，极具优越性。在他们眼里，汉语优美而出色，既可以传递知识，又包含智慧，完

全掌握好这门语言就可以通向荣耀、财富和权力的康庄大道，因此，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汉语。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中国人而言，外国人的语言仅仅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术语，不值得注意。中

国人的礼仪和管理治国的准则都在他们的语言中，其中，早期许多智者的革新学说从遥远的古代一

直流传下来，又必将传给将来的一代，谁拒绝学习，谁对汉语不敬，谁就会被认为是不学无术，甚至

是未开化的、粗鲁的和野蛮的。或许我们会对这种民族的过于自负付之一笑，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

承认，由于汉语的久远性和应用的广泛性，它必将会引起我们的强烈关注，并且如果考虑到这种语

言含有丰富的古代史实，它将会更有价值。更何况，如果仔细考虑一下，汉语作为一种有趣的交流

思想的工具，能够开启广阔且未触及领域内的哲学研究，对于那些研究和熟悉的人而言，汉语绝对

值得关注，也必将有所回报。为给读者说明汉语，我们并不关注汉语的特质，无论其怎样新颖或者

引人注意，以至于忽略其缺点，也不会不留意其优点，以至于贬低其合法的外在形式。

（一）汉语语言系统的缺陷

１．汉字方面
我们已经列举了汉语的几大特点，这些特点把汉语从世界其他语言和方言区别开来。我们提

到汉语方块字的形成，其并非由字母构成，而是由不表音的简单线条构成。一个习惯于使用西方字

母语言的人几乎不可能构想、不可能运用汉字来表意，也不会想象到中国人有如此的聪明才智来创

造这个文字系统，构建与新事物和想法相对应的汉字或符号。就这种文字当前的形式看，其绝非象

形文字，因此我们拿汉字和埃及文字、墨西哥文字做比较也是徒劳的。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在这些

系统中发现能使我们断定它们由相同原理构成的相似的标记。

汉字的构成将笔划降低到七划或者八划，它们构成的基本汉字仅有２１４个。在这２１４个基本
的汉字中不少还是由最初级的汉字构成，这并不是严格的哲学意义上的层级安排，但是它在中国的

国家字典中曾被采用过，现在仍在使用。汉字数量惊人，成千上万，至少六到八万，不过常用字只有

六到八千，比如，中等规模的汉语文学作品只有两三千的常用字规模；部分中国刑法，在译成英语

后，译者发现在用字规模上也只包含不到两千个汉字；据权威考证，《三国志》的十卷中也只有３３４２
的用字规模；马礼逊和米怜版的《圣经》中译，共２１卷，大约为３６００用字规模。如果每个汉字有且
只有一个意思，完全习得汉语的难度就小了许多。很多汉字放在不同地方就表达不同的意思，甚至

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新意思。有时两三个汉字是同义词，用起来只是为了意思上的简明，还有的汉字

会失去本来的意思，表达一个新的意思。如果我们考虑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汉字有不同写法，那么

显而易见，汉语是一门深奥的语言，能够准确自如地读、写、说汉语确实需要经年累月的习得过程。

２．语音方面
在汉语口语中，只有４５０个被认为是单音节字，汉字只有约２０００种发音，其中的重要部分在于

字调和字音的屈折变化。这个话题需要进一步说明方可被充分理解，完全可以另外写一篇论文。

很明显的，特别要注意的是，汉语的这种特性使得其习得变得极其困难，并且在表达上也存在缺陷。

当汉字的数量如此之少（如果我们专指外国人用来表达汉语所用的音节和符号［３］），而其中大部分

汉字可以仅仅通过声调或者语调来区分。在听汉语口语时，对其理解总是容易出错，那些大量的同

音异义字，尽管其意义和形式完全不同，但是用英语字母拼写起来几乎一样，这是学说汉语的极大

障碍。要想降低这种困难，可以把两个意思相同但读音不同的汉字结合起来，表达一个意思或者物

体。尽管有此权宜之计，汉语仍然是不完美的口语。对于汉语发音学习，外国学习者极为困惑，因

为没有大量的经验，所以他们很难把握汉语语音上的细微差别和准确而清晰地发音，来使中国人轻

而易举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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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语法方面
汉语的语法结构非常简单，它不受形式和词源以及数、格、语气、时态等的限制，而是通过在名

词和动词上无任何变化的小品词来表示语法意义。即使在许多情况下，西方的语言大师都需要采

用这种方法，但是语法上的区别或关系仅仅是由句子或段落的几个部分的位置来表示的，这有时会

使一个段落或短语的意思模糊不清。对于汉语母语者而言，他们已经习惯于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

的思想，在表达中很少产生困难；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除非他在语言知识的运用上已达到了相当

熟练的程度，或者能够在调查中得到汉语母语者的帮助，否则他很容易误解作者的意思。

汉语的句法规则是非常特殊的，它与西方的字母语言不同。一个汉字的语义功能可能会从名

词变为动词，或变为副词，这通常会使外国人在确定文本的意思时遇到很大困难。正因为汉语缺乏

西方语言那些明显的约定俗成的构词规则，一些作家有时把汉语定名为一种句法语言。

４．写作方面
汉语写作，像无韵诗一样不胜枚举，被中国人推崇为汉语之极美。有卓越写作能力的作家都会

经历这一阶段，通篇使用对偶，因此他的句子在字数上相互保持一致。以议论文体编撰的书籍通常

比那些高层次的文艺书籍少些修饰，例如，政府公告以及那些在科举应试中产生的论文。然而，汉

语这种特性或多或少的都会被保留在每一种写作中，并构成其主要特征。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人关

注中国人表达思想的方式，也考察思想如何被自由地表达，事实上，思想的形成应该是次要的考虑

对象，而他们的表达方式才是汉语写作首先需要关注的。还有另一个区分这种语言的标志，这是在

其他任何国家都很少见的，汉语中有许多成语，就像我们的法律术语一样，经常会被反复使用并表

达相同的意义，这种情况也会在汉语的文本中大量出现。事实上，他们的书中充满了格言警句，这

是根据作者的喜好编纂而成的，他们的思想千篇一律，在那些从古代圣贤流传下来的记载当中，包

含了中国人希望珍惜或极力主张的所有思想。因此，汉语写作的卓越之处，就在于重新整理那些只

有在古代典籍里才可以找到的规范短语，这是汉语各类文学作品的普遍现象，甚至连为自由而喜

悦、为创造而荣耀的诗歌也都会受到这种严格规则的束缚。诗人或任何类型的作家，敢于偏离古代

既定的常规价值的人会被视为异端，并且会被指责成不孝和叛逆的人。

（二）汉语语言系统的优点

现在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汉语的主要缺陷，也应该同样看到其突出的优点。虽然听起来汉语没

有大多数印度支那语言那样圆润低沉，但当你仔细观察它的句段和语调时，你会发现它很悦耳。有

时由于一个句子中汉字的选择和位置，会导致语言风格中一定程度的力与美无法在翻译中得到体

现。不过在表达上很少有其他任何类型的语言能够达到像汉语一样精炼简洁。

或许我们不应该期望从某一个人的著作中找到与最杰出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或现代欧洲学者同

样美丽的风格，但是中国人对自己要求精益求精，一个观点的提出只有经过公正的判断，才能被大

众所接受。汉语书籍富于精妙的表达，有精彩的插图、奇妙的比喻和大胆的隐喻。

这种类型的文献五花八门，它在某些方面的介绍非常丰富。古希腊和古罗马鲜有作家像中国

作家一样创作了大量且广泛的作品。在孔子时代，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出现了许多作家。

但是，在中国现在这个堕落的时代，新作品十分罕见，而那些被指责是浅显而琐碎的作品，大概又很

难发挥指导或真正娱乐大众的作用。中国人需要一种新的文学，这种文学要富于思想，能正确地表

达感情，并且在风格上清新优雅，还要模仿他们的语言风格，对于习惯了这种语言形式的中国人而

言，这种新的思想和感情要想引起读者的兴趣，并且对他们有益，这真的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其中，

对中国人的权威著作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深入的了解将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使外国人以这样一种风

格来写作才能取悦中国人并使他们自己受益。

应该牢记的是，在外国人能够控制中国人的社会品位和思想情感之前，他们必须能够使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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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做不仅清楚且易于理解，而且能够为他们赢得中国人的耐心和细心的倾

听。看起来这确实非常困难，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他们对外国人充满蔑

视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外国许多文献不符合他们的语言习惯，不会吸引多少读者，但是，如果我

们有新颖有趣的想法、纯洁高尚的情操，所有神圣启示的崇高真理都得以在中国本土服饰中有所展

现，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获得一种唤醒心灵、挥洒激情、纠正判断的魅力和力量，并将最终演变为一种

影响整个中华帝国的精神和道德革命。引导中国人读外国文学作品需要他们极大的兴趣，并且需

要很大的关怀来应对其对国外新式论文的不适应。汉语是如此的不同，因此，除了神学经文外，直

接翻译是不推荐的，但是汉语富于字词变化，能向人们传递大量的思想以及有关其历史事实的描

述。

三、欧美人对汉语研究的历史

上面那些考虑是基于长期观察得出的，这使得我们需要重视汉语，否则将难以破除中国和中华

民族闭关锁国的壁垒。要全面融入这个国家，汉语就是最好的途径。

当然，对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熟练掌握汉语，更能了解有关中国和欧洲的大量历史，只有我们

把汉语当作交流的工具，才有互利的交往，才会有知识的相互传播，汉语才体现其真正的重要性。

中国人不仅仅在精神层面比以前低了，他们的艺术与科学也出现了退步，与千年前相比，其经

济活力也在降低。更奇怪的是，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仅不鼓励创新人才，而且刻意打压偶尔冒出的

一些人才。并非我们刻意贬低，我们认为正是政府扭曲的政策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异。曾

几何时，中国的国际贸易比今时繁荣很多，本可以持续繁荣到今天，比如中国的制造业曾经世界顶

尖，现在已经落后于西方，我们在工业革命后已经步入蒸汽时代。其他各个方面都是如此，东方的

人们还没有苏醒，需要让文学进入新时代来唤醒他们的思想，结束政府的暴政，去除皇权的奴性，争

取国权和人权。

说实在的，除非中国接受西方的影响，否则我看不到中国有回到曾经大国地位的可能。要抵制

外国的入侵，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西方影响来摆脱束缚呢？是如同欧洲摆脱黑暗的中世纪那样？

欧洲中世纪和现在中国有相似之处：皇帝和教皇，成群的教徒和大批的官僚。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

其真实处境，也不关注其他国家有价值的东西，更不能准确对自身进行定位，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无从改进。康熙大帝，算是历史上最英明开放的皇帝，在朝廷上从洋人那学了很多知识了，但也

不及任何一个自由游历的欧洲人［４］。只有放开自由的交流，才能获得提高，但是中国君主都忙于

一点：皇权。皇权的维持和交替与教皇不同，因此中西方的发展轨迹不同，并且中国的专制更加残

酷。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多地方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权威力量，这些人掌握话语权，对朝廷上下

有很大影响力，对语言文字极其精通，却不愿意传播实用知识。他们依靠盛大仪式来吸引群众注

意，却并不触及和思考神圣的真理。一旦发生事变，他们就会被赶下权力的舞台，成为丧家之犬，他

们对于国家的架构也就轰然倒塌，归于尘土。对于耶稣会传教士而言，就连接近这个国家也变得举

步维艰。

然而，对于中国而言，一个危机迅速来临，一场变革，虽然会被压制许久，终将会以军事或暴力

的方式不可避免地爆发。我们知道，军事力量不会让社会状况改善，但是这招险棋可以撬开进步的

大门；另一方面，知识的传播，可以影响道德和宗教，净化权力的源泉，检验暴乱的正义性，阻止非法

用刑，可以拯救中国于危亡，使中国重新屹立于民族之林。这种知识传播必须要由外国势力介入，

并且代价不能太大，一个军事行动可能会造成几千人死亡，大量财产损失，但是知识的入侵，真理的

胜利不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却成果丰硕，能给中国民众带来和平和希望。只是目前这项工作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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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进展，不免令人心灰意冷，在基督徒的世界里，也没有多少人去关注汉语研究。

如果我们注意到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领域的巨大需求，以及一

些准备推动汉语研究而伸出的援助之手。这方面法国人占得先机，早期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大都

是来自法国，其中有几个人，得到了路易十四的授权支持，成为中国文学在欧洲的奠基人，并在汉语

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汉语中一些词语的翻译和礼仪纠纷，引发了耶稣会与多明我会之间的争议，并

使得一批有水平的人物参与其中，如白晋（ＪｏａｃｈｉｍＢｏｕｖｅｎｔ，１６５６－１７３０）、张诚、柏应理、宋君荣（Ａｎ
ｔｏｉｎｅＧａｕｂｉｌ，１６８９－１７５９）和马若瑟等等。路易十四的继任者依旧大力支持汉语研究，尽管做了这
些，但是因为两国之间的交往中断，公众反对研究汉语，汉语和中国文学作品的研究很快就在法国

被遗忘了。１８１５年，汉学家雷慕沙（ＡｂｅｌＲéｍｕｓａｔ，１７８８－１８３２）在巴黎大学任皇家学者，其他的学者
追随其脚步，作为其继任者，儒莲（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Ｊｕｌｉｅｎ，１７９７－１８７３）也被任命为皇家学者。１８１５年的巴
黎的图书馆已经藏有５０００卷中国图书，自此以后一直在增加。

西班牙，尽管其在卢卡尼亚［５］的殖民地使其对汉语有所耳闻，但是却并没有对汉语和中国文

学做过研究，如今西班牙对汉语研究虽有所参与，不过心不在焉。由于占据澳门的原因，葡萄牙人

比西班牙人下了较多的功夫，从三百年前葡萄牙人接触中国开始，他们对汉语的学习就有很大的优

势，但对于汉语的学习仅仅局限于居住在澳门的外国人，江沙维（ＪｏａｑｕｉｍＡｆｏｎｓｏＧｏｎｓａｌｖｅｓ，１７８１～
１８４１）在圣约瑟书院的研究值得肯定。荷兰人虽然曾经占领过中国台湾，但是荷兰人却没有去学
习汉语。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俄罗斯一直享有学习汉语的地利之便，但是他们并无所成，既没有给

自身也没有给世界带来什么改变。远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学校也难以促进欧洲人学习汉语的热

情，那儿学习汉语的学生与世隔绝，就知道学习天主教的教条。在德国柏林以及欧洲大陆的一些地

方也都建有中国图书馆，但鲜有从事汉语研究的人。

考虑到英国民众的进取心、朴实的性格，还有那广泛的、由来已久的与中国的交往，很难想象英

国无视汉民族的语言这么久。据我们所知，在设立麦卡尼大使馆之前，可以说英国没有任何人对汉

语有所了解。这个民族并没有充分去考虑研究这门语言，那个大使馆的义务就是在国外寻找这种

帮助，对于在向清廷传教的过程中保持交流，这种援助十分必要。小斯当东是这个大使馆里唯一能

够熟练使用汉语的欧洲人，他花了几年的时间，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自学汉语。在那样的情况

下，乾隆皇帝接见大使（即马嘎尔尼）的时候，他发觉了由于各方语言不通所造成的巨大交流不便，

于是，在１８１０年，中国的刑法典的译本便在伦敦出现。那时，以翻译《圣经》为主的两名传教
士———马礼逊在中国，马士曼在孟加拉，从事汉语研究很成功。英国有两三个中国图书馆，但是都

是闲置的，而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图书馆有选择性地收集了许多汉语书籍。

对美国的沉默，或许我们不应该置之不理。在半个世纪前，美国和中国已经建立了初步的商业

联系。应该说，要不是美国公民做到了这一点，抑或如果没有美国庇护的话，在其辖区范围内我们

恐怕连个国旗都没办法竖立起来。我们既不会看到中美利益的冲突，也不会看到美国带着贡品献

给中国皇帝，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在开拓一个更加自由、更加体面、更加有序的中美外交关系

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向国外派遣公使和领事的时候，这些人很有必要，当然也通常会学习被派

驻国的语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这种具备先决语言条件的人不

能被中国人完全接纳。目前，据我们所知，美国还没有一个人深入而广泛地学习过汉语，更没有人

对汉语进行过研究。在美国也可以找到一些中文书，同时，毫无疑问，词典编纂者和语言学家也已

经了解到了欧洲学者出版的一些语法书和词典。现在，美国东部有一些学者已经在从事汉语的研

究工作，但是他们在最后时刻才展开有关研究工作，其成功与否尚有待时间考验。

在这里，我们不应该漠视那些准备已久才出版的有助于汉语研究的文献，其中主要语法的列表

和词典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这些文献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并且，其中已经问世的还存在不少缺

·３５８·

ChaoXing



海外华文教育 ２０１７年

点，这主要是由学习汉语的特殊困难造成的。然而，这一方面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我们已经做了

足够的工作来鼓励这个领域内的学者持之以恒，并鼓励那些可靠的人选进入该领域。有趣的是，我

们有了一些发现，起先是一本汉语语法书，１７０３年在广州用西班牙文印刷而成，作者是弗朗西斯科
·瓦罗（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Ｖａｒｏ，１６２７－１６８７），这本书用中国的纸木刻印刷而成，并被放置于木匣子里，书中
没有任何汉字；巴耶尔（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Ｂａｙｅｒ１６９４－１７３８）的《中国杂纂》出现在１７３０年，布瑞特科
夫的《探索典型汉学———手写汉字和八股文》于 １７８９年出版；德金（ＣｈｒéｔｉｅｎＬｏｕｉｓＪｏｓｅｐｈｅｄｅ
Ｇｕｉｇｎｅｓ，１７５９－１８３４）奉拿破仑之命，编纂的《汉法拉丁字典》［６］，在１８１３年问世于巴黎；１８１４年，马
士曼的《中国言法》在印度的赛兰坡出版；第二年，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

马礼逊的《华英词典》也分成六卷，在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２２年间，由著名的东印度公司设立在澳门的印刷
所出版；雷慕沙的《汉文启蒙》也于１８２２年在巴黎出版；１８３１年，马若瑟的《汉语札记》由马六甲英
华书院出版。江沙维（ＪｏａｑｕｉｍＡｆｏｎｓｏＧｏｎａｌｖｅｓ）编纂的《汉葡字典》也于１８３３年在澳门印刷出版。
还有两部新的作品即将出版，一本是由麦都思（ＷａｌｔｅｒＨｅｎｒｙＭｅｄｈｕｒｓｔ，１７９６－１８５７）编写的《福建方
言字典》［７］，将由澳门的出版社印刷，另一本是郭实猎编纂的英汉词典［８］，将由赛兰坡的出版社出

版。

四、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必要性

现今，研究汉语的诱因很多，诸如既不能忽略汉语已经为人熟知的事实，也不能不去想办法吸

引明眼人的注意力。即便我们现在双手交叉在胸前，回顾整个世界只有一种语言的时代，并且为那

些引起上帝不满、使上帝迷惑、混淆他们的语言，并将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愚蠢之人而悲叹，这些都

是徒劳的。在与其他种族长期分离的状态下，我们种族的各个部分都处于困惑和沮丧之中，好像这

个民族的血脉相延袭的不够纯种，他们有的似魔鬼，有的似人，彼此互相攻击，而那些强大的种族却

往往在人类的杀戮史上留名。不过，上帝本来是要给全人类创造一条血脉的，他的目的肯定是要让

人类布满全球，让和平充满世界，中国也毫无疑问将成为诸多民族中的一员，和他们相互合作，相互

同情，并且一起行动。要促成如此之大的改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就需要全体基督徒付诸于

实践。由此产生的好处是巨大的，研究汉民族语言的诱因也会变得越来越大。不论我们是从商业、

政治、文学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课题，我们都认为，没有哪一种外国语言能像汉语这样让西

方世界的人们如此牵肠挂肚，绞尽脑汁。

每一个熟悉中国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商业关系是建立在一种非常不好

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否认这种尴尬状态下进行的贸易是有利可图的，但它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效益。

让整个欧洲受制于一个人，并且所有的对外贸易仅限于加迪斯，然后西方人民才能够判断中国的政

策。贸易不仅局限于国家最南端的一个港口城市［９］，而且主要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并受不透明

的法律所约束，难以计数的小麻烦和暴露的非法税收将使我们不堪重负。现在为了消除这些邪恶

势力，并在一个永久性和安全性并存的良好基础上建立一个最重要的商业分支，我们必须要有机会

接近地方政权。除了俄罗斯，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中国建立如此稳定的关系，但是出于什么原

因让他们与中国处于如此遥远的距离？为什么欧洲和美国的船只不可以造访中国水域、沿海岸航

行和驶入这个大帝国的港口和河道？这片水域不是连通许多国家的要道吗？在什么原则上，或是

出于什么原因，当他们接近这些海岸的时候，除了在指定点上的船只，其他的船只能马上离开？这

意味着迄今所采用的与这片土地的君主谈判的方法彻底失败了，而现在必须求助于他人。他们将

是些什么人？他们没有剑，没有刺刀，也没有舰队，只有采取这种手段他们才能够完全了解对方的

愿望和目的。例如，有些证据，包括人和书籍，这些书籍是阿美士德勋爵在访问厦门、福州、宁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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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期间完成的。我们要让出版物来说话，这样中国人就能理解外国人的性格、愿望、权利、目的以

及优点，然后他们就会屈尊俯就，甚至还会乐于谈判。

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商业和政治关系，要依赖于外国人的汉语语言知识，

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诱使外国人产生了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文学和法律的强烈动机，还有

其他重要因素促使我们了解中国语言，以便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道德和宗教系统。在整

个欧洲或美国颁布并执行法令，或同时在这两地执行，拆除每座上帝的圣殿，销毁每个圣经的副本，

我们神圣的宗教条例将被宣告无效并被忘记；让迷信、偶像崇拜与所有物种相伴，让百姓和统治者

对木头和石头顶礼膜拜，那么基督教的土地将变得像无宗教信仰的中国，英国、苏格兰、法国、德国

和美国将被笼罩在比他们１５００年前更浓重的黑暗当中。
如何让中国这片如今如此膜拜天堂的土地进入开明和睿智的状态？现在需要通过什么手段才

能使他们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发展前进？毫无疑问，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文字已经形成

了重要的媒介，科学和神圣的真理将通过文字照耀着那些国家，在这里必须采取同样的手段。从这

个角度上看，中国语言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它的周围将聚集所有对它感兴趣的人，而这恰恰

是无法用笔来描述的。

（附注：该文刊载于《中国丛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１８３４年第１期，原题为“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本文的题目
与文中的小标题均为译者所加。）

注释：

［１］译注：８世纪中叶，在对外扩张中，阿拉伯每征服一地，即忙于建清真寺，传播伊斯兰教，阿拉伯语也随之在被征
服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于９～１０世纪在沙姆与伊拉克地区、１０世纪在埃及、１２～１３世纪在马格里
布成为阿拉伯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及日常生活用语。

［２］译注：即反切法，是古人在“直音”、“读若”之后创制的一种注音方法，又称“反”、“切”、“翻”、“反语”等。反切
的基本规则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其中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此处对反切法之渊源取

的是佛教来源说，受梵文的拼音学理促发，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其声明学为汉语引入了反切这种注

音方法。关于反切渊源，尚有中土说，据北齐颜之推所论，其《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

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

［３］译注：即拼音，此文章写作时１８３２年我国尚无统一的拼音。
［４］译注：科学不仅作为康熙皇帝的业余爱好，而且也成为他政治生命的重要部分，在权力的运作中扮演了十分重

要的角色。康熙勤奋学习西学，事必躬亲，不仅因为他的确有此爱好，更是因为他试图藉欧洲新知来达到控制

汉人和洋人之目的。参见韩琦：《科学、知识与权力———日影观测与康熙在历法改革中的作用》，《自然科学史

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与此形成辅证的是，根据洋人教师张诚（１６５４—１７０７）的日记所载，康熙皇帝“告诫我们
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去做”；白晋在《康熙皇帝》中

评价说：“把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专心致志的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来说，与其受到

赞扬，不如说应该受到责备”，“康熙和彼得大帝是没法比的，他没有建立科研机构，没有派人出国考察，不鼓励

臣民科学探索”；英国使节斯当东也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

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

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５］译注：卢卡尼亚又名巴斯利卡塔，位于意大利南部。我们查阅资料，并未找到关于有关其殖民地情况的详细记
载。也有人认为，此处的原文是Ｌｕｃｏｎｉａ，可能是ＬｕｃｏｎｉａＢｒｅａｋｅｒｓ的缩略写法，即中国的南海琼台礁，参见张微
《裨治文的汉语认识初探》一文的注释，载张西平、柳若梅编《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第７１页，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４年。经查，琼台礁在北纬４度５９分，东经１１２度３７分，位于潭门礁西南约３海里，距离中国最南端的
曾母暗沙１１７公里，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的实地考察，琼台礁已经发育成为一个出露水面的
小岛，长约６０米，宽约２０多米，围绕着它的是一圈环礁。这样看来，张微所言西班牙占据琼台礁为殖民地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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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度则大为降低。

［６］译注：该文发表时并不知晓欧洲汉学史上的词典之争，这也是汉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根据目前所见文献记载
和学界的研究，入华天主教传教士编写的汉外词典的巅峰之作，当属方济各会传教士叶尊孝（ＢａｓｉｌｉｏＢｒｏｌｌｏ
１６４８－１７０４）的《汉字西译》。叶尊孝发现，如果词典使用者不懂得葡萄牙文或西班牙文，就无法使用利玛窦、
万济国等前辈编写的汉外词典，因此他使用了当时欧洲的通用语拉丁文编写汉语词典。叶尊孝的《汉字西译》

共有两部分组成：一是按部首检索的汉拉词典（１６９４），二是按注音检索的汉拉词典（约１６９８－１７００）。叶尊孝
的《汉字西译》中有中西合璧的汉字部首检索和汉字注音检索体系，成功地解决了汉外词典中汉字词目的检索

难题。此外，这两部汉拉词典在收词规模、编排设计、释义和例证等方面都有很大突破。自１８世纪２０年代起，
罗马教廷曾计划出版叶尊孝的词典，但始终未能如愿。德金奉命编辑的词典在巴黎出版，成为欧洲本土自１６
世纪以来出版的最实用的一部汉语词典。然而，这部词典的出版也将德金卷入了一场激烈的词典之争。根据

词典内容，也许德金在拿破仑的高压下确有难言之隐，但必须说，德金无疑是高度借鉴了叶尊孝的词典，言其

抄袭恐怕并不过分，他最为人诟病之处也就在于没有给予叶尊孝应有的地位，所以至今欧洲一些著名的汉学

书目中仍将这部词典归在叶尊孝名下。上述的汉外双语词典都是手稿形式，是汉外词典史上具有起源性质

的、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重要文本。参见杨慧玲：《汉英双语词典的诞生及其早期设计特征》，《外语教学与

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７］译注：此处所言的词典名称或许仅仅是作者的道听途说，麦都思的词典确实计划在澳门印刷所出版，惜因故没

有印完，根据文献所载，是指后来出版的《福建方言字典》（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Ｈｏｋ－ｋｅè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８３７），该字典是继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之后的另一部方言字典，也是最早的福建方言字典。
１８２３年，麦都思完成编写后曾送到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地谋求刊印，但均未获成功。１８２９年，东印度公
司表示同意资助这本字典的出版，于是麦都思又作了大量的增补。印刷工作于１８３１年开始，但１８３４年４月由
于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权的解除而使这一工作被迫中断。１８３５年 １２月，麦都思来到广州、澳门寻求印刷资
助，得到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帮助，才由卫三畏将其印出，全部印刷工作终于在１８３７年完成。麦都思后来还完
成《英汉词典》（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ｅ，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８４７－１８４８），是由上海的墨海书馆
出版。

［８］译注：查阅有关文献，郭实猎著述关于中国近代的著作有《中国简史》（１８３４年）、《１８３１、１８３２、１８３３年三次沿中
国海岸航行日记，附逻罗、朝鲜、琉球介绍》（１８３４年）、《道光皇帝传》（１８５２年）、《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
述》（两卷本，１８３８年）等，未见该词典的有关情况。

［９］译注：加迪斯港，位于西班牙南海岸，是１６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军港和商港。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ＷＥＮＹｕｘｕａｎ＆ＸＩＡＣｈａｎｇｈｏｎｇ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Ｘｉａｍ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３６１１０２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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